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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作品





尼伯龙根之歌

无形者

一、死神的开场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这个世界能有多么光鲜亮丽，就能有多

么丑陋不堪。所有住在精致肉体中的灵魂永远体会不到臭水沟里蟑螂的

悲哀，人类就个人经历一事上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我来自尼福尔海姆，现世中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们将其称

之为雾之国、死人之国或是尼伯龙根，当然，用我自己的说法，我喜欢

把我的故乡称之为海姆冥界，即“海拉的家”。

那是一片永夜之地，终年充满浓雾，寒冷与黑暗是永恒的主题。

在那儿，我养了一条名叫“加姆”的猎犬，“迟缓”是我的男仆，

“怠惰”是我的女仆，我的宫殿名叫“悲惨”，我的卧室名为“毁灭”，床

是“忧愁”，窗帘是“火灾”。从前，我每天收容诸多亡者，无论他们死

于衰老或是灾厄，然而，如今我几乎不再欢迎亡者，因为——

好吧，先不提这个，人们称我为“死亡女神”，可我知道我不是，我

只是一个被淘汰的失败者，囿于一地，勉强苟活。

而我要讲的故事，要从一个男人的放逐开始。

003



二、死亡并不存在

“在这儿等着，等候法官传唤。”警员搭乘飞车走了，将犯人留在

原地。

世界银装素裹，冰天雪地只此一人，没有陪审，没有法官，更无任

何一道人影。犯人手戴镣铐，愁苦的眉眼微微下垂，看起来古怪而悲伤。

“有人吗？”他大喊一声，独自一人立于雪原之上，眼中流露出孤独

与迷茫。

无人回应，传唤迟迟不来。他们不管我了？他想，不，他们准是把

我流放了，就因为我的生意威胁到那些基站的利益。

百无聊赖之下，犯人开始朝着极北之地一路前行，漫长的极夜令他

无时无刻不感到困倦。在枯冗无趣的漫步中，为了打发时间，他笨拙地

打开了警员留给他的唯一一份礼物——一瓶伏特加。

他边喝边走，镣铐令他多有不便，然而丝毫阻碍不了他对酒精的狂

热。当酒瓶见底之时，伏特加的力量已从胃部升腾起来，酒精化作一团

火焰在他体内燃烧，幻觉的火苗令他脚步踉跄，真假难辨的极光像多色

火焰一般飘浮在漆黑的夜空中静静燃烧。

夜之女神诺特的霜之马拉动黑夜，已在这片大地上空驻足许久。她

的眼神已覆盖整片苍穹数月之久，极光是她投下的一千万道温柔的目光，

群星是镶嵌在她裙摆上的钻石，每一道夜中飘忽不定的风声都是她发出

的低语和呢喃。那匹马的鬃毛上有霜和雪落下，天地之间也因此成了白

茫茫一片。

当然，如果诺特不想，像犯人迈哈穆德这样的人类是看不见神明的。

夜之女神躲在霜和雪之中，借着黑夜打量世界，而迈哈穆德就在她的眼

皮子底下——也就是黑暗中——踽踽独行。

可怜的家伙，夜之女神在心中发出叹息，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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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给他的那瓶伏特加掺了氰化物，强烈刺激的酒精味掩盖了苦杏仁味

儿，也就是说，他的肉体已经倒下，而他的意识却在生机消亡之后朝着

“死亡”继续前进。

在这方圆一千公里内无任何一家基站收容犯人的灵魂，这意味着死

亡就是死亡，意识数字化技术救不了迈哈穆德，他的意识不被基站引导

就只能被拉向亡者的深渊。

不知海拉之家是否欢迎他，夜之女神诺特盯着大地心想，自从基站

出现以来，那儿已经很少有客人来访了，当今时代是诸神之黄昏，死神

海拉就像我一样，黑暗——我的神力——被城市的霓虹吞没，而她的神

力——衰老和疾病——也受到科学与医疗技术的侵蚀而日益衰退。

犯人迈哈穆德必须在极北的寒冷黑暗之地走上九天九夜，这是入海

姆冥界的规矩，当然他本人并不知晓这一规则。

对于迈哈穆德来说，他的行动既无目的，也无意义，就当下情况而

言，做点什么和什么都不做完全没有区别。他只是在空旷寂寥的冰川之

地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就像一个苦中作乐的不幸者将当下困境当作一场

兴之所至的无意义之旅。

唯一的陪伴是那瓶伏特加，强劲的酒力在腹中如火焰般熊熊燃烧，

灼伤感既驱散寒冷，也填充胃袋，饥饿感早已不翼而飞。他将它视作最

后的陪伴，却不知这份陪伴等同于死亡，因为填充那个空心酒瓶的不是

普通的酒精，而是剂量足以杀死一头大象的氰化物。（当然，即使知道，

他也不会在乎。）

迈哈穆德拎着伏特加踉踉跄跄的样子像一个在自家后花园散步的男

人，风雪愈大，海姆冥界的呼唤就像无形的磁场，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他

的方向，拉扯着他走进笼罩大地的霜与雪之中。

大气能见度极低，当他置身其中，霜雪转化为浓雾，彻底模糊了他

的视线，彷徨如影随形，迷茫主宰了他的身心。

此时此刻，迈哈穆德就像一个飘荡于极北之地数百年之久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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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西北失去意义，方向感在混乱的时空中扭曲，直至第九天，一条湍

急的长河横亘在他的面前，这个眼神悲伤的男人才稍微驻足歇息。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镀了金的水晶桥，桥下是阴沉沉的河流——

即使气温只有零下几十度，灰黑色的河水也依旧夹带着冰块与碎屑奔流

不息——桥上摆放着一台体积庞大的自动机器，机器模样古怪，形似一

具棺椁，棺材板表面是一面光屏，屏幕闪亮，映射出爱德华·蒙克的

《呐喊》，这位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性和悲

伤压抑的情调。

迈哈穆德凑上前去，仔细打量棺材表面的光屏，画中的扭曲之人抱

头尖叫，明明是静态，落入他的眼中却像动态画面那般摇摆。扭曲之人，

他想，就像一具狰狞的枯骨，也是现代人类的本质——大家都一样，只

是裹着一层薄薄的人皮，皮囊下的本质却是最深沉的苦闷、焦虑、痛苦

和挣扎，宛如溺水之人在水草的缠绕中窒息，只是这水是现实的泥潭，

而水草是人生的种种不幸。

心灵的现实主义震撼了他，就在这时，爱德华·蒙克的 《呐喊》 仿

佛真的发出了一道无声的尖叫。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那道无声的尖叫

是高能超声波发生器制造出的高频声波，不在人类的听觉范围之内。

无形无质的超声波击穿他的胸膛，强大的空气压力将他砸倒，刹那

间，迈哈穆德眼前模糊一片，就像戴上一副深度老花镜去看世界。然而，

正是在这种朦朦胧胧的幻象中，他看见棺材似的自动机器自动打开，一

个护士模样的女人从机器中爬了出来。

世界天旋地转，幻觉拉出重影，他无力抵抗，只能在高声波制造的

晕眩中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将针尖扎进自己的血管之中。护士温柔一笑，

示意迈哈穆德务必不要轻举妄动，然后，滚烫的血液沿着血管壁流淌着

被抽进针管之中。

当那种可怕的眩晕和迷幻感散去，那个护士已坐回机器棺材之中，

那道闪亮迷蒙的光屏不再展示那幅《呐喊》，取而代之的，迈哈穆德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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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在屏幕中滚动。

那是一台 Modgud 牌验血机器，现在，它已检测出迈哈穆德的来

历——

犯人名叫迈哈穆德，来自开罗东南郊的莫卡塔姆山下，那儿随处可

见临时搭建的窝棚，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垃圾堆砌成山。人们自幼在垃圾

焚烧的焦味中长大，从刚出生的畸形婴儿到上了年纪的孤寡老人，几乎

每一个在此生活的居民都不得不呼吸着令人作呕的霉臭，在腐败变质的

阴沟里苦苦挣扎。

在光鲜亮丽的 22世纪，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

有这么一处满载垃圾的廉价贫民窟——美其名曰安置区或城中村。更悲

哀的是，居住其中的人们无力反抗又甘愿沉沦，那些繁华商业街和住宅

区附带的高消费生活就令人望而却步，穷苦的人们唯有在垃圾场似的生

活环境才能生长。

可问题是，迈哈穆德，埃及人，他的死亡为何又会归入北欧诸神的

接引？

这个问题不归机器管辖，在测出迈哈穆德来历之后，Modgud 牌验血

机选择放行。

经过镀金水晶桥之后，迈哈穆德又依次经过一片由发条和齿轮组合而

成的钢铁森林、一座阴冷黑暗的洞窟和一口咕噜咕噜直冒泡的沸腾泉眼。

当他路过那座洞窟时，一只体形庞大、浑身血迹斑斑的伦德猎犬踏

着阵阵阴风扑了上来，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这就是死亡，因为那猎犬

踩在他的胸膛上仰天长啸就掀起一阵腥风血雨，而它怒目圆睁，双眼像

两颗熊熊燃烧的红色火球，仿佛可以吞噬世间一切人心。

然而，下一秒，那只体形大得吓人的猎犬却突然眯起那对火球般燃

烧的双眼，紧接着，它低头舔舐迈哈穆德的脸颊，腥臭的口水味迎面而

来，浑浊的唾液甚至打湿了他的发丝。

在迈哈穆德还没回过神来之时，猎犬垂下它楔形的头颅，叼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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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领便开始撒足狂奔。由此，他们越过沸腾的赫瓦格密尔泉①，又经过九

条或冰冷如尖刀剔骨、或阴郁晦暗如深渊的长河。

冷风带来凛冽的刺痛，他们在深远的黑暗和麻木的寒意中飞速穿行，

直至远方地平线的尽头传来一抹辉光，这趟诡异的旅程才画上一个相对

完整的句号。在迈哈穆德的视野中，随着距离的拉近，那团模糊的、扭

曲的辉光便也渐渐具现化为一栋灯火通明的豪华别墅，当然，按照其装

修风格来看，称之为宫殿也不为过。

在抵达目的地之后，那只伦德猎犬呜咽一声，便松口将迈哈穆德抛

在地上。那畜生控制不好力道，为此，他摔得头晕眼花，眼冒金星，而

腹中的酒力也因为那股砸在地面而产生的反作用力而迅速上涌。

胃部翻涌，他没忍住，就地吐了出来。

“先生，没事吧？”身后传来一道惊呼，一名男子从后方靠了上来，

在迈哈穆德尚处于浑浑噩噩之际，那人轻柔地拍打着他的后背，并安慰

他不必惊慌。

待那种强烈的恶心感散去之后，迈哈穆德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回头，

见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半蹲在地，其中一只手里还抓着一本 《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他知道那本书的作者——尼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

是在这本书中，那个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高呼“上帝

死了”。

“晚上好，先生，”那个男人问候了一句，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是

艾德，不必担心，你的经历我也曾体验过，很快你就会习惯，那种因不

适而产生的恶心感也会散去。”

“什么经历？”迈哈穆德疑惑地问道。

“死亡的经历，”艾德指着四周，说道，“你已经死了，我也死了，不

过我已死了两百多年，这里是宇宙的另一面。”他无奈地摊了摊手。“你

① 北欧神话中诞生于永恒微光的一股不竭之泉，意为“沸腾的大锅”，是大

河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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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吗？宇宙不是一个，而是一对，它是一个双生系统，死亡从不存在，

只是宇宙矛盾两面的相互转化，一个世界的死是另一个世界的生。”

莫名其妙，胡说八道，迈哈穆德心想，哥本哈根已废除死刑，不过

说我死了倒也不无可能，我早就隐隐意识到这一点，反正我早就厌倦了

那个生机勃勃、光鲜亮丽的鲜活世界。可是，你不能说生与死是宇宙矛

盾面的对立和转化，那可真是太可怕了，我已活过一次，实在不想再在

另一个阴郁潮湿的现实中再走上一遭，我情愿死亡是一片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无法感知的空虚。

想到这儿，迈哈穆德从地上爬了起来，艾德站在一旁微笑着看他。

至此，他终于有机会停下来好好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

毫无疑问，这是一片永夜之地，终年充满浓雾，印象中，他已在那

只猎犬背上颠簸数日之久，寒冷与黑暗仿佛是此地永恒的主题。然而，

世界并非彻头彻尾的漆黑，眼前尚有光，那是一座宫殿般豪华的别墅，

从外面看去，最特别的地方要数那一条条内置电子元件的窗帘——虚幻

的火焰在窗帘中流动，就像一道道电子屏风——而现在那只怪模怪样的

猎犬正抬起后腿在一块发光的石碑边上小解。

猎犬施施然离开，石碑也渐渐晦暗，迈哈穆德在那之后凑了上去，

那块湿漉漉的石碑看似平平无奇，却具备红外感应功能，在他接近之后，

石碑内部再度发光发亮，一串晦涩难懂的古文透过那片淡黄色的尿渍浮

了上来。

“海拉之家，”艾德跟了上来，在他身后说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论善恶，这儿的主人欢迎一切来客。”

“我真死了？”迈哈穆德轻声问道。

艾德点了点头。“当然，”他认真地说，“如果活着，你是到不了这

里，也见不到我的。”

蓦然间，迈哈穆德看着艾德的五官神情，心中竟泛起一抹古怪的熟

悉感。对方的表情和容貌给了他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可是，他又极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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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己并不认识此人。

你说你已死了两百多年，迈哈穆德心想，那么，你会是某一位逝去

的名人吗？他将视线投向对方手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心想你总

不会是尼采吧？不，你不是，我看过尼采的照片，那人有着极为夸张的

大胡子，而你虽然也蓄须，但你的胡须整齐而服服帖帖，不像尼采的胡

须那么狂乱。

“刚才忘记介绍，”他伸出手，坦诚而不乏礼貌，“我是迈哈穆德，来

自 22世纪。”他犹豫片刻，还是问道，“你说你已死了两百多年，你喜欢

尼采，还是——”

“不，我不是尼采。”艾德伸出右手，同他握了握，“我是爱德华·蒙

克，活跃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正如我先前所说，你叫我艾德就

好。”他指了指前方金碧辉煌的别墅，眨了眨眼睛。“走吧，别再踯躅，

真正的尼采在里面等着我们。”

三、燃烧的明亮

艾德按下门铃，片刻后，涂着红棕色油漆的大门无声滑开，屋内景

象如幻灯片渐进，一条望不见尽头的长廊印在他们的视网膜表面。

屋内灯火通明、灿烂炳焕，两旁的油画叙述着神与人的生与死，廊

柱上雕刻着冰岛史诗 《埃达》 的节选。头顶的水晶吊灯皎如日星，投下

万千光线，在这个阴郁幽寂的黑夜里，得益于这么一处光耀之地，世界

的抑郁、不幸、苦涩、潮湿和晦暗皆不得入内。

然而，孤独仍在，它是一种流动的力量无处不在。光愈盛，空间愈

大，孤独便愈发深刻，廊柱下、角落里、壁画边，皆有孤独游弋的痕迹。

这儿的主人想必十分寂寞，迈哈穆德心想，海拉的空虚是如此庞大，像

某种具现化的实体，以至于那孤独的情绪竟溢出来充塞整片空间，并且

理所当然地引起每一个来访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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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人一样孤独，”迈哈穆德有感而发，嘟哝道，“时间才是最可怕

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艾德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在 22世纪，人像神一样活得够久，”迈哈穆德叹息道，“不幸的是，

一旦人像神一样活得够久，那么积极情感的力量就会在时间面前淡化，

人总是会厌倦的，而最终，那抑郁、不满、痛苦和困惑才是生命的

本质。”

艾德古怪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他们开始前进，沿着雕刻着史诗的长廊，穿过孤独制造的低落情绪，

朝着遥远的另一端走去。时间在这儿并不连续，上一秒，迈哈穆德才刚

抬起步子，下一秒，右脚落下时他已出现在第十根廊柱边上，而诡异的

是，他的脑海中仍保留着经过这十根廊柱的经历。

两人抵达长廊尽头，只花了 10秒钟左右的时间。从空间上来看，他

们是闪现式前进，每次变化约莫十根廊柱的距离，而实际上，在他们的

记忆中，他们缓步前进，并亲眼在柱体上见证了北欧神话中世界和人类

的创造、毁灭和再生。

长廊的尽头，有两名仆从恭候着他们，男仆身穿黑色燕尾服、黑色

马甲、白色衬衫，那张黄铜色的金属面庞在一顶极为夸张的绅士高帽下

露出完美而标准的微笑，而女仆身穿黑白两色的围裙，发间别着一朵白

色的小花儿，倒是为那具金属身躯增添了几分生气。

“晚——”两名仆从只说了这么一个字。

“嗯？”迈哈穆德疑惑地看着他们。

“这是此处的两位管家，”艾德替那两位仆从解释道，“他们分别是

‘迟缓’和‘怠惰’，是很古老的发条机器，所以他们不仅说起话来很慢，

走起路来更是近乎于原地不动。”他走到两位仆从身后，在他们的后腰

处各拧了几下。“现在应该好一点，”他满意地说，“我重新替他们上了

发条。”

011



在“咔嚓咔嚓”的齿轮转动声中，两名仆从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

有某种生命力注入他们黯淡的瞳孔之中。迟缓和怠惰快活地鞠了一躬，

动作轻柔而流畅，丝毫没了先前的僵硬和机械感。

“——上好，先生们，”仆从们异口同声说道，“主人正在后院帮助黑

夜女神维护霜之马的发动机，目前到场的客人有——”

“不要说，给旁边这位先生留个惊喜。”艾德打断道。

“好吧，”仆从流利地说，“但是，有一位客人拒绝了邀请。”

“谁？”艾德看了一眼边上的迈哈穆德，眼中闪过一丝尴尬。

“萨尔瓦多·达利①。”仆从解释道，“那位先生，呃，他用一种极其

夸张的语气要求我们在聚会上提供一只燃烧的长颈鹿和一位眼睛是贝壳

的姑娘，我们办不到，于是他又要求来宾必须有弗洛伊德。‘荣格行不

行？’我们只能这么回答，‘荣格虽因理念不合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

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丝毫不逊色于弗洛伊德。’”

“然后他拒绝了？”

“是的，先生，他不接受。”仆从回答道，“‘不，如果没有弗洛伊

德，’达利先生嚷嚷道，‘最起码也得有燃烧的长颈鹿和眼睛是贝壳的姑

娘，否则我才不会大老远跑这么一趟。’这是他的原话，先生。”

“超现实主义，怪得很，我无法理解。”艾德撇了撇嘴，嘟囔道，“好

吧，我们一样都办不到，就随他去吧。”

一旁的迈哈穆德看得困惑，爱德华·蒙克是一个悲伤压抑的人，他

的人生饱受疾病折磨，痛苦和混乱无处不在，可是，眼前这个苦闷的灵

魂却神情愉悦，仿佛有什么好事即将或者说正在发生。

是因为这场诡异的亡者聚会吗？他想，来者除了尼采还会有谁？肯

定不会是叔本华，尼采与叔本华已经决裂，也应该不会有理查德·瓦格

纳，除非两人在死后冰释前嫌。那么，到场的会有——

①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被认为是 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画

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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